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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小小的光
□袁省梅

静怡等外面静下来后才出去的。
夏天的黄昏总是姗姗来迟，小区的夜晚在十点以

后才渐渐安静了。静怡家楼前有一大片草坪，草坪里
有细细窄窄曲曲折折的石子小路，有合欢树，有月季
花。静怡喜欢这个草坪，喜欢合欢花的浓郁，也喜欢散
落在草坪上的一簇一簇月季花，还有这里的安静。以
前自习回来，爸爸就在这儿等着静怡……

眼下，静怡什么都不喜欢了。包括合欢树月季花，
包括这黑里的静。爸爸病逝后，静怡能给阿姨——静怡
的后妈的只有一个好成绩。可是，现在，静怡输在了最后
的也是最高的赛场上。阿姨说，复读？阿姨说，上技校？
阿姨说，你别担心学费，你上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阿姨
说这些时，小心翼翼，慢慢的，说一个字，看静怡一眼。悄
悄地看。静怡知道阿姨在看静怡。静怡不看阿姨。静怡
受不了阿姨的这份小心。静怡想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黑的夜里，静怡默默地走着，心里涌荡的只有失望
和悲凉。今天，阿姨劝静怡去草坪走走，说以前你和你爸
最爱在草坪上疯玩了。阿姨又找了一份工作，吃了饭就匆
匆走了。要是静怡的成绩好，考上好大学，阿姨就不用这
样辛苦了。静怡想。抬手抹泪时，手指上落下一片光。静
怡没有理会，在黑的小路上慢慢走着。可是，那片薄的光
分明地跟上了静怡，又在静怡眼前的草地上，照出了一小
片绿的草。静怡向前走一步，光也跟着向前蹦一下。静怡
慢了步子，光像小精怪一样就躺在草上一动不动了。有一
下，光蹦得慢了，让静怡一脚踩住。静怡没有像小时候用
脚狠狠地碾，静怡小心地蹲下，捞起那片光，捧在眼前。以
前，爸爸和静怡经常玩这个游戏。

静怡的泪水淌了满脸。那片小小的光在静怡眼前蹦
跳着，静怡也不再理会。静怡害怕想起从前。因为从前有
爸爸。静怡匆匆地跑回家，没一会儿，阿姨回来了。静怡
胡乱抓了本书，把脸埋在了书里。

第二天晚上，静怡还是等楼外安静了，才出来。
静怡刚一踏上草坪的小路，就看见了一片圆圆的

光，静静地躺在草上，好像专门等静怡。静怡一走，光
就跟着静怡蹦跳。静怡站住不动了，光就蹦到了静怡
的脚上，身上，静怡一抓，光长了眼睛般倏地蹦到草地
上去了。

谁呢？
静怡抬头寻找光从哪儿照来时，光却

不见了。草坪边是一幢六层高的楼房，暗
的亮的窗户好多，静怡不知道这片光从哪
个窗户上照过来的。但静怡知道这是一个
强光手电照射的。以前，爸爸和静怡玩这
个游戏时，专门买来一个这样的手电筒。

静怡和光在草坪上“玩”了好长时
间，有时静怡望着逗闹自己的光竟然有
点恍惚，静怡觉得光就是爸爸，或者，爸爸
就在那光里？静怡要回家了，那光在楼门
口亮的光里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影子了，
还是紧紧地跟着静怡。静怡看着那团淡
淡的光，心里就有了一丝的暖。光似乎也
看出了静怡的心思，轻轻地晃了晃，好像
在跟静怡说再见。

静怡回到家一会儿，阿姨也回来了。
静怡问阿姨又找了个什么工作？高

考分数知道后，这是第一次跟阿姨说话。
阿姨呵呵笑，说是好工作。阿姨叫静怡别担心，说

喜欢现在的工作。
静怡想给阿姨说那片光，嚅嚅嘴唇，没有说。静怡

突然觉得这是静怡和爸爸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静怡在草坪上正跟光嬉闹时，下起了

雨。夏天的雨，说下一下就下得老大。静怡站在草坪中
心的小亭子下，想那片光会不会被雨阻挡了呢？光倏地
却站到了静怡的眼前。亮亮的一小片。暖暖的一小
片。静怡蹲下来，伸出手，把光舀到手心，久久地凝视。
静怡把那片光抱在怀里，就像小时候爸爸抱静怡一样，呜
呜地哭了。

雨停了，静怡也该回家了。光蹦跳着跟着静怡一直
到楼门口。静怡觉得是光把静怡送回了家。这样想时，
静怡觉得爸爸真的就在身边，陪着静怡，给静怡快乐和温
暖，静怡默默地把那片光看了好一会儿。

阿姨回来了。可阿姨像是刚从水里爬上来般全身
湿透。

静怡给阿姨拿衣服拿毛巾，给阿姨倒热水，问在哪
上班怎么都湿透了呢？

阿姨呵呵笑着，说没事没事。扔下手里的包，去换
衣服了。

静怡提起阿姨的包擦拭上面的雨水时，一下子就
瞪大了眼睛——

包里有个强光手电。
旋即，静怡眼泪雨水般纷纷扬扬。

名家新篇

遭遇时尚

卖猪仔
□孙方友

农家养猪，
除去肉猪外，还
养母猪。养了母
猪 就 可 下 猪 仔
儿，猪仔满月不
久 就 能 卖 猪 仔
儿。只有让猪仔
儿全出圈，母猪
才会再次发情，

要不，就延长了它的生仔期，少赚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家就养过

一头母猪。
记得那一年我刚初中毕业，还不足

16岁。由于养了猪，下大田干活之余就
多了一份工作——拔猪草。那母猪已经
怀孕，而且是头生。几个月后的一天夜
里，生了8个仔儿。生仔儿的前几天它就
开始忙碌，拼命朝窝里拉草拉东西，连破
衣服什么的也不放过。据说猪拉窝要拉
够一百口才生仔儿，所以瞅它不备，还必
须将它拉到窝内的东西弄出来，让它重
拉。拉了两天后，恰巧赶到半夜生仔
儿。记得那天夜里还下着雨，母亲头顶
一块油布，拎着马灯一会儿去一趟猪窝
观察，等到那猪开始下仔儿时，她就蹲在
猪窝门外帮助它。每生下一个仔儿，要
用小棍儿刮去它身上的黏液，然后再将
它拿到母猪的乳房前，让它拱奶吃。刚
生下的猪仔样子非常丑陋，像一团肉，很

“胎”，浑身没毛，走起来东倒西歪。但不
几天就长出了毛儿，憨头憨脑地开始在
窝前撒欢儿。年轻的猪母有时也领着它
们在院里散步，一副功高自居的样子。

那年月，一窝猪仔若喂得好了，可卖
到一200元，比喂一头膘猪还顶钱。当时
有句歌谣，叫“栽桐树，喂母猪，三年过来
成财主”。可见喂母猪在家庭经济收入
中的位置了。桐树也叫泡桐，现在已不
太顶钱了，但在那些年可是上等木料，原

因是能出口日本。因
为日本人爱穿木屐，并
以中国桐木为上品。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
裕禄同志当年带领兰
考人民大种桐树，除去
压沙之外，主要是看中
了它的经济效益。至
于喂母猪，也不是件容

易的事。首先你家底儿要厚一些，要不
就喂不起母猪。世上凡能赚钱的营生，
必得扎本钱。从把一头小猪仔养成大母
猪等它怀孕生仔儿再将十几个猪仔儿养
出圈换成钱，这个漫长的过程光猪料这
一项开支就很惊人。所以，就有“穷家喂
母猪，主人要勒肚”之说，意思是猪与人
争口粮，弄不好，大多是落个人瘦猪也
瘦，猪仔儿变老鼠的下场。

那一年，我们家喂母猪就喂成了这
个结果。

当时正值“文革”年代，我父亲还属
“改造”对象，光干活不记工分，只给最低
的平均口粮。再加上我们弟兄正处在长
个儿的时期，饭量大，家中粮食压根儿就
缺得多，现在又添了一窝猪，更显紧
张。由于没钱买猪料，喂猪全靠涮锅
的泔水和猪草，不多久，一群生龙活虎
的猪仔儿便开始变形。一个个拉稀不
止，屁股上硬一块不说，小尾巴也被稀
屎粘掉了毛儿，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
小棍儿。由于母猪奶少，猪盆里又没
油水，猪仔儿身上的毛也支棱起来，
看着非常干燥。由于皮肤干燥，不
久又起了癣，脊梁骨两边黑一块白
一块，样子十分丑陋。又由于饿，它
们自然要拼命抢食，脑门上的毛也
早已磨光，个个都变得像大老鼠 似
的。过去它们的叫声悦耳动听，现
在 却 如 病 呻 吟 ，而 且 声 音 越 来 越
低。更可怜那头母猪，吃不到好食，还
要尽到母亲的责任给猪仔们喂奶，瘦得
像条大匾鱼，走起路来，两条后腿直打
摽。眼见一窝猪仔要完，父亲和母亲急
了，到亲戚家借了几十斤红芋片，打成
料，决定追喂一阵将猪仔卖掉。可令人
想不到的是，由于长期饥饿，小猪们的肠
子已饿细，猛喂也吃不下了。几天过后，
虽有起色，但效果不大，眼见借的红芋片
又要喂完，母亲决定卖猪仔。

为让猪仔压秤，临卖的那天早晨要
弄一分好食水，将小猪儿们的肚子灌
饱。卖猪仔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我
家没架子车，首先要借到架子车，然后再
去生产队牲口屋借条筐。那条筐有一米
多高，将猪仔装进去，再用木板压了，以
防猪仔逃跑，还便于买客看猪。捉猪仔
之前，要将猪食盆放在屋内，等它们争先

恐后进屋抢食时，悄悄用门扇横在门口，
再将绑着条筐的架子车迎门放好，等猪
仔将猪食抢光了，便开始逮猪。小猪儿
们东窜西跑，必得全家人下手，抓住一
个，急忙放进条筐，用木板盖住。此时那
头猪妈妈见要捉自己的孩子，极力保护，
嚎叫着朝人示威反抗，所以必得有专人
手执木棍看住它。等将七八个小猪仔抓
完了，一家人身上也都弄得脏兮兮的。
只是已顾不得这些，为抢一个好地方儿，
在老母猪凄凉的叫声中急急拉车就朝猪
市跑。

到了猪市上，人家喂出的肥猪仔不
但价高卖得快，买者也多，十几头猪仔不
一会儿就能被人抢光。而轮到我们，买
客掀筐一看那瘦得可怜的猪仔，个个皱
眉头，很快就走了过去。等了一早晨，也
难卖掉一头。货孬人不硬，那种等待真
让人提心吊胆。每来一个买客，我的心
立刻就悬了上去，目光里充满了某种乞
求——可是，人家还是无情地走了过去。

第一次卖不掉，只好拉回家放了，要
等上几天再卖。因为猪仔们已受过惊
吓，得好几天警惕，要等它们放松警惕后
才能骗它们进屋受擒。为了抢市，每次
卖猪仔都要全家忙一回，头天晚上先借
好所需，第二天要起大早给猪熬食，然后
冷食、骗猪、抓猪……折腾得精疲力竭
了，结果还是没卖掉。万般无奈，只好大
降价，最后终于算处理掉了。记得那窝
猪卖了七八次，算算总账非但不赚钱还
赔钱赔工夫，并且折腾得我们一听说卖
猪就浑力打软，个个发誓饿死也不喂母
猪了。母亲的发财梦受到严重创伤，很
是泄气，不久便将那头母猪给阉了。

孙方友 河南淮阳人，当代著名作
家。著有长篇小说《鬼谷子》《衙门口》

《女匪》《乐神葛天》《紫石街》等，著有中
短篇小说集《刺客》《水妓》《贪兽》《女
票》《虚幻构成》《谎释》《寿州街》等 24
部。代表作有“陈州笔记”系列和“小镇
人物”系列。其作品先后获全国小小说
奖、福建文学奖、河南省文艺成果奖、第
二十届飞天短剧奖、首届金麻雀奖、首届
吴承恩奖等各种文学奖七十余次。有近
百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土
耳其等文字。

这个时代，只要你会上网，都逃避不
了各类QQ群的包围。骑友、色友、驴友、
文友、戏友、鸽友、渔友，等等，有多少种爱
好就有多少类群组织。这些群不用备案，
只需一些口头的小章程约束一下而已。
面对群，面对朋友邀请你的盛情，你总不
会无动于衷，你最终会被群所蛊惑所感染
所左右。有一天和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
朋友说他加入的群多达几十个，真感佩他
交际圈的广泛。

很多人早晨睁开眼或上班的第一件
事，就是先打开电脑或手机，把自己的影
子挂在网上。这是一种新的自我报到方
式，无人提示，无人督促，纯粹成了一种个
人习惯。现实距离的遥远和人际社会的
高成本，促使快捷方便的网络群体火爆异
常。坐在电脑前轻移鼠标，走在街头点亮
手机，就易如反掌地联系到你想见到的
人。不用再车马劳顿相邀于咖啡厅，不用
再心率加速相约于月上柳梢头。人与人
之间，有时面对面近在眼前无话可说，而
远在天涯素不相识却掏心掏肺。自由飞
翔自我张扬的个性，让各种群拥有了无穷
的魅力和无尽的生命力。

我没多少爱好，平日里将就着码些零
碎的文字，于是被圈内的朋友相邀加入了

不少文学群。在群里，我见到了不少老朋
友，也见到一些素来敬重的大腕，在这平
等的场所里相互畅快对白，增长了知识，
平添了不少乐趣。在群里，没人强求你什
么，你可以滔滔不绝，也可以一言不发；你
可以假装正经，也可以插科打诨；只要不
自恋，不自夸，在群里会赚足很多人气。
群主和管理员，是群里的高级和中级领导
干部，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的敬重，在
群里会得到淋漓尽致的享受。我参加过
一些群，目睹过现身的群主像花果山美猴
王般所受到的礼遇，吃饭时坐首席，行路
时走前列，耳边全是美女帅哥们的美言暖
语，很顺耳很受用。特别是一些户外群，
从虚拟空间走出来，名正言顺地开始了户
外群活动，有些初始还公平公正，久而久
之染上了铜臭。受人之托和爱好驱使，我
也建立了两个群，有空了只是与群友们聊
聊天而已，严肃时像模像样探讨些所谓人
生，活泛时互相发些荤段开开心。组织过
两次群活动，没有游山也没有玩水，找了
家特色店，猛吃海喝了一番。两年过去
了，始终找不到做群主的美妙感觉。由于
参与时间不多，很少上阵与大家聊天问
好，觉得对不起大家，但看群内热闹非凡，
自感做了好事一桩，给大家搭了一个交流

的平台，心里也荡漾起不少幸福波纹。
在森林般的各等群里行走，并不是件

轻松平常事，需要体力智力，特别是好视
力。我自愧三力不足，便经常隐身。我算
不上一个好演员，倒极像一个忠实的观
众。在空余时往返流连于各类群内，看大
家口吐莲花，看大家嬉笑怒骂。看到兴致
时忍不住默声赞许或放声大笑，看到愤慨
时也佐句粗言，间或也插上两句嘴，点上
一个醒目的表情，以示支持和反对。人以
群分，群以人聚。有的群里乌烟瘴气，有
的群里风清气正；有的群里刀兵相见，有
的群里温馨备至。群，极像一个免费的娱
乐厅，虽然有人把门，但只是个摆设，退群
的天天有，入群的也不断来，开心了投缘
了就多玩些时间，郁闷了就抬脚走人。今
天不高兴走了，明天高兴了又申请加入进
来。自由出入，丝毫不顾及友人介绍入群
的面子。在群里，有些人因缘成了知己和
朋友，有些人一句话不和，成了冤家对
头。在这个群里，你是个受尊重的群主，
在另一个群里，却成了无名的草芥。群，
不只是个公开的聊天室，它也是个开放的
窗口和绿地，让疲惫的心灵来一次短暂的
栖息，让曾经的创痛来一次舒缓的弥合。

喜欢群，是因为喜欢我的群友们。

□王留强

人以群分


